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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医院里从早到

晚患者不断。

本报记者 史春波 文/摄

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价值追求，我

们也不后悔。

等儿科医生陈振杰下班，

他开车送我去地铁站，一路上

下着大雨。

我们的聊天从他的车开

始。他开着一辆suv，结婚那

年，岳父送的。

“按照我自己的工资水

平，当年我只想买个新款桑塔

纳。”他笑着说。

这段时间，儿科医生成为

社会的关注热点，一篇文章在

网上热传《一个儿科医生的口

述：我们赶上了一个很糟的时

代》，我问他的看法。

“我觉得，这不能说是一

个很糟的时代”，陈振杰这样

回答，“一个人改变不了时代，

只要每个人尽自己的责任心，

世界就会很美好。”

他给记者讲起他做儿科

医生的故事，以及对这个职业

的一些个人理解。

陈振杰：我们都应该尽自己的职责
或许是经常和孩子接触的缘故，他觉得儿科医生是一个内心明朗的群体

生离死别他大多记不清了，记住的是那些暖心的事，比如孩子送他的折纸

我改学了儿科
我出生在 1980 年，2004 年从浙大医学院湖滨校区本科

毕业，当时是有机会读外科的研究生，我没去读。

因为毕业时，我被一家很不错的医院录用了，这样的机会

难得，于是，我一边工作，一边读研，读的是儿科危重症专业的

研究生。当初的想法很简单，儿科是和孩子打交道，相对也比

较干净，我挺喜欢的。

另外，孩子的父母大多是 80 后或者更年轻，我也更喜欢

和同龄人沟通，因为这个年代的人受了较好的教育，素养会好

一些，也容易接受一些科学知识。

读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儿科的老师特别地细心和认真，让

我看到了老一辈学人的那种严谨做学问的踏实。这也是我喜

欢的一个原因。

我受的教育比较传统，相信行行出状元，每个专业你只要

用心做好，就能出人头地。我读研的同学也有转行的，但不

多，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名女同学，当时成绩是数一数二的，后

来她去做了药品行业，现在也很成功，有时候，孩子生病了，也

会来我这里看。我们问她后悔吗？她说不后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追求，我们也不后悔。既然做了

这一行，就要踏踏实实地做好。

这不是一个很糟的时代
这是一个很糟的时代吗？我觉得不能这么说。

时代是好是坏，你一个人是改变不了的，我们只有去适

应，也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看医生，最重要的，我们每个人

应该有责任心，尽自己的职责，这样世界就会很美好。

还有，现在的医改，对我们儿科医生来说，总体还是挺给

力的。我举个例子，比如门诊费也提高了，这是医生价值的提

升。现在挂个儿科号是二十来块，有时候我也坐特需门诊，挂

号费 80 块。和国外比这个价格还是很低的，低了很多，去年

我去美国学习了两个月，那边一个儿科号是100美元，做一次

普通CT是5700美元，国内只要两百来块。

现在儿科医生看病确实辛苦，大家都希望收入和付出成

正比。做医生其实是发不了财的，我们也没多少要求，只希望

收入对得起自己的付出。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儿科医生觉得，

这不成正比，这也是他们心态失衡的重要原因。

我这样的杭州本地人还好，至少没有买房的压力，但对很

多外地的同事来说，生活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有时候，我也会去坐夜诊，也就是自己给自己加班，一个

月会增加些收入，但是这样太累了，因为白天你还得上班。

儿科最考验基本功
平时我主要是在重症监护室和急诊抢救室工作的，这里

有一个强大的团队。作为重症和抢救医生来说，最大的快乐

是能帮助孩子脱离病魔，这种快乐比得到任何物质上面的回

报都要珍贵。

我们儿科医生是一个内心明朗的群体，或许是经常和孩

子接触的缘故吧。

不过，这也特别考验医生的基本功，因为孩子的表达交流

不会像成人那样顺畅，免疫功能也没有成人完善，所以病情的

变化会很快，这就需要你的判断力和基本功。

有的家长认为，看看几个检验指标就能判断了，这可能

吗？那每个人都可以是医生了。

还有一个现象，现在不管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涌，比如

感冒，很多其实是可以在社区医院看的，而且，国内来说，浙江

的分级诊疗还是领先的。

我觉得，一方面是很多人对疾病缺乏科学的认知，需要更

好的普及；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缩影，当前很多人焦躁的一

个缩影，都在争夺最好的社会资源，都在焦躁地生活，医疗如

此，教育也是如此。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更愿意记住人心的温暖
见过了多少生离死别，我自己记不清了。我更愿意记住

的，是那些暖心的。平时，我也会遇到一些孩子，他们在看病

结束了，给你留一个小礼物，叫声“医生叔叔”，表示感谢的，我

觉得也很暖心，有时候是一个折纸，有时候是一个小花。

有时候就诊时，孩子会对压舌板表现出好奇，我也会拿几

个干净的直接送他们。

说起印象深的故事，比如 2011 年，我们抢救最美妈妈吴

菊萍救下来的孩子妞妞就是惊心动魄的过程，说实话，压力很

大，但是结果很好，也是我们医院和科室综合实力的体现，现

在每年我们科主任还会去看望妞妞，这是很暖心的事情。

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2014年底，我们抢救过一个多脏器

功能衰竭的萧山小女孩，当时在监护室治疗时间有一个月了，

情况非常糟，不仅没有起色，反而越来越差，花了不少钱，连我

们医务人员都觉得希望不大了，我就和家长多次谈过话，有时

候甚至是自己下班后在监护室和他父亲一两个小时地谈，不

可否认，当时反复谈话有一部分我担心的原因，家属花了那么

多钱，如人财两空，难免会有想法。

可是这位爸爸非常通情达理，说了一句：医生，钱的问题您

不用担心，一来目前我还有些能力，再则，我所有的钱最后也是女

儿的，只不过是早给晚给而已，现在她没了，以后我也没有机会给

她了，所以现在花在她身上我绝不后悔。看得出你们医生已经

尽全力了，最差的结果我都能接受，你们不要有负担。

这话当时震撼了我，那次谈话后我想，一个父亲能这样说

话，是要有多坚强和深沉的父爱？只要他的希望还没有破灭，

有什么理由我们医务人员先放弃？后来经过监护室持续近 3

个月的不懈努力，这个孩子居然奇迹般地康复了，只留下了微

小的后遗症。

我感慨孩子有时真如绝壁上的一棵草，顽强到你无法想

象。几年了，这个爸爸每年都会带着孩子来看我，给我带土产

和水果，当面和孩子讲这个是你的救命医生叔叔，要永远记着

他，当然，救治她的是我们一整个医疗团队，不是我一个人的

功劳。


